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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先说退休以后的事？因为退休以后做事，大家

可能有些宽容，对含金量的要求不那么高，因此可以少遭

诟病。时间，从最近往前倒过来说。

（1）“斯文在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型图文展览。这
个展览，我从 2023 年第一天做起，一个人（装裱除外），8 个
月，做出展品 600 多个版面，分 9 个专题。我希望观者不光
是欣赏到展品的表层表象，更希望能透过表层表象，看到

其背后的文化，背后的设计理念，背后的创意。比如展品设

计，因为要求展品轻便、经济和多用，就选用了亚克力板，

把它做成线装书的形式，其单页可用于墙壁补白，整体或

部分可用于专题展览（“线装书”每一页的上端有二孔以便

悬挂或固定），平时则可以装订为“线装书”翻阅（右侧四孔

穿线装订，左侧“书口”注明所载内容），这可能是前所未有

的展品形式。（详细情况请参看《山东大学报》的报道）

（2）“迎春微型书法展”。春节前做成展品 10块版面、9
个专题，收微型作品近 50 件，裁纸、设计、想词、书写、装
裱，皆一人之力。这里也简单说一下设计理念，如第一版

面，最上面悬挂的是写有五种金文“福”字的灯笼。“灯”谐

音“登”，五个灯笼连挂，寓意“五福连登”。第二版面的“五

育并圆”，最上面是金文“德智体美劳”五字为“五育”。为什

么加上“劳”？因为我认为，劳动是获取智慧、获取创新思维

的源泉，同时也能培养艰苦奋斗的品质。中间是金文“博

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创造”，前五个词出自《礼记》的

《中庸》篇，第六个词“创造”是作者增补，目的是突出我的

这个想法。我认为，学习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创造上。这个版

面的主题，体现了我的教育理念。

（3）2023 年还完成了《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三版和
《崧高维岳》再版的出版。其中《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

1996 年纳入“山东大学文史书系”第一辑出版，繁体字版本
1998 年在台湾省出版，2023 年列入“高等学校中文一流学
科参考教材”出版，共 12 个印次，先后荣获 8 个奖项。
（4）春节前为山东大学出版社设计了《山大福到》的春

节礼品袋。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文创产品，体现文化为大众

服务的方向。

（5）2022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古汉字通解 500 例》。
因为这是我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专业跨入古文字学领

域写的书，所以它一定融入了我许多独特的关注点，其内

容几乎涵盖了古代汉语的全部知识领域，体现了我对汉语

言文字现象更深层次的思考。

（6）2021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大美汉字》。这
部书有两大创新点：一是总体结构的独特设计和独特的写

法。二是单字书法一字一个页码，加盖印章，使它成为一件

完整的书法作品。该书被评为 2022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
（详见《山东大学报》访谈稿《<大美汉字>，美在哪里》）

（7）2021 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120 年校庆用书
《纸上瓣香———山东大学百廿校庆纪念花笺》和《介尔景

福》宣纸笺谱，二书皆有明显特色。

（8）2021年由山东省邮政集团出版了《书道文心》明信
片。它实际就是一册微型书法作品集。

（9）2019年由济南出版社出版了《宋诗集泉》。它以“泉
韵”为主题，每联都含一个“泉”字，其词句取自我的旧作

《全宋诗集句》。为了与济南 72 泉相应，共选用 72联，并用
行书写于花笺，一笺一联，彩色印刷，原样大小影印，繁体

竖排，宣纸印刷，线装锦函，赋予尽可能多的传统文化艺术

元素。除了线装本以外，还出版了简装的折页本。作为济南

国际泉水节和国际泉水联盟会议礼品用书，得到与会代表

的广泛欢迎。

（10）2014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对联艺术》。该书内容

多为我自己的研究或创作成果，它的最大特点是把语言、

文学、书法的知识融合在一本书里，把理论与应用结合在

一本书里。

（11）2011 年由泰山出版社出版了山东大学 110 年校
庆礼品书《崧高维岳———蒋维崧与他的书法篆刻艺术》（初

版），它记录了山东大学学科建设中一段前无古人的历史。

该书所有装帧，包括图片大小、位置，字体、字号、颜色以及

纸张等等，都出自我的设计。

（12）2021 年为国际教育学院传统文化体验基地校庆
专题展提供了《千秋利君》与《众芳芬苾》两个专题拓片资

料 140 余种，我对其中的每个文字瓦当都从文字、书法和
文化三个角度进行了阐述，这种做法对瓦文研究具有开创

性意义。

（13）2021 年撰写了《四杯水———四题通百科，一“文”

化天下》。这是我为中华传统文化体验基地撰写的一个演

讲稿。所谓“四杯水”就是：铭文中的智慧，瓦当上的祝福，

铜镜外的故事，锦函里的文墨。其中收集的图片有一千几

百张，都是我用电脑一一拷贝到文档里的。

（14）还有，我与刘海宇教授长期合作的《青铜文献 30
讲》（暂定名）即将完成定稿。这是一部学术性著作。此作不

能确定何时能够出版，故作为历史性劳动成果，附记于此。

巧了，退休 14 年，正好 14事。
顺便解释一下我的字号与斋号。我年轻时意不在

“超”，故字“退之”；中年以后有所思进，故字“逾之”；老年

则不问进退，故字“由之”，而“徐”则是恒则。我的斋号叫

“三摩帝书屋”，“三摩帝”听起来就是“三亩地”，我就是“三

亩地”里耕作的一介农夫。哪“三亩地”？读书、教书、写书，

是三亩地。学问、艺术、教育，也是。当然，这些算是一种“别

解”罢，其实也可译成“三摩地”，亦即“三昧”，其正解是入

静、入定。与此相应，我的斋号还叫“静斋”和“三籁堂”（《庄

子》里讲天籁、地籁、人籁，但“三籁”不见于辞书）。其实我

地无半垄，房无三间，上述云云，精神家园而已。

以上所谈，都不是多么高明的创造，但其中显示出来

的创新意识，应该有一点积极意义。进一步从教育学角度

思考，我觉得，这种创新意识可能与我的成长环境、成长样

式以及随之形成的兴趣爱好有关。下面主要谈谈与此相关

的两个话题以及我的粗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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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超 :“学外之学”与创新思维
“学外之学”和创新思维，是我长期以来思考的话

题。促使我思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从近处说，是

因为近十年来的形势。往远处说，就是“钱学森之问”。

从近处说，第一，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 11月 26
日明确提出“推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指示以来，这个话题越来越受到重

视。

第二，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

“新质生产力”，最近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又强调，“必

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

展”。作为新质生产力中的人，创新思维当然十分重要。

第三，教育现状中尚存弊端。世界上没有一个相同

的脑袋，从这个角度说，富有个性的创造应该是人的本

能，但由于“习得”往往靠模仿，所以人的创造性本能往

往被忽视甚至被扼杀了。

第四，新文科理论与实践的热议。近日我看到徐飞

先生有一篇论述新文科的文章（《新文科“新”在哪里》，

2024年 2月 28 日《湖南日报》），它引用了美国最负盛
名的管理学大师托马斯·彼得斯令人震撼的一句话，这

句话就是“要么创新，要么死亡”。由此我想到世界各国

愈演愈烈的高科技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愈演愈烈的高

科技封锁，因而觉得，创新对我们国家来说，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

鉴于上述种种情势，再加上一个“往远处说”，就想

把我关于“学外之学”与创新思维的一些思考，与各位

作一个简单的交流，希望得到各位指教。

从我退休以后做的一些事谈起。我说的这些事，主

要是指偏向于“学外之学”或“学外之事”的那种。我的

思路是，让大家看看我做的这些事，是不是有点儿特

色，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的问

题。

先简要说一下我的成长经历。1964年，我考入北京师范
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到丹东一个中学教书。1978年到山
东大学中文系读研，毕业留校至今。65 岁退休，今年 80 初
度，79周岁。

北京师范大学是 5 年制大学，但我入学两年后的“文化
大革命”，中断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而因为政治形势的原因，

我们在校将近 8 年，8 年中有 6 年是“放养”，这在中国教育
史上估计是绝无仅有。

从收获角度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

是粗知“章（章太炎）黄（黄侃）”之学。其次就是“文化大革命”

让我有机会认识、接触到了启功（元白）先生的书法以及他的

相关学问，并由此得到第二大收获，就是泛览艺术世界。1978
年读研，实现了我研究章黄之学的理想，又有幸结识蒋维崧

（峻斋）先生，使我在书法特别是古文字书法以及古文字研究

方面越走越远，从而延长了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培养起来的两

个方面的兴趣，体现了渊源有自的承传。

从接受方式角度说，大学本科的前两年受到的是正规、

系统的教育，而此后的 6年则基本属于“放养”模式。研究生
阶段当然是正规、系统的教育了，但从具体学习方法、研究方

向这个角度说，还是开放式的自由发展模式。此后留校工作

40多年，基本上也是上述状况的延续。
必须强调的是，所谓“放养”也好，“自由发展”也好，虽然

给受教人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空间，但最终，受教人能不

能得到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而终其一生，能不能得到预期

的成就，则取决于受教人是否自律、是否能科学地驾驭学术

研究的全过程。因此，过分强调“自由发展”，而忽视甚至否定

教师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指导和管理作用，也是极其冒

险甚至极其危险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对学外之学

“探头探脑”，这个事也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可以扩展个

人兴趣，得到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但同时也有违前贤“心无旁

骛”之教。所以，如何结合自己的情况，掌握分寸，端正方向，

至关紧要。

引言1 我退休以后做的一些事2

我的成长样式：
系统教育·自由发展3

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生，个性化发展最终

决定了每个人的不同人生。描写我的个性发展样式，我用

了三个主题词叫兴趣、动手、创造。意思是说，兴趣指挥动

手，动手生产创造，由此形成了自己个性化的发展样式。

（1）大学期间的“学外”兴趣
“文化大革命”中，前辈学者“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

嵘”的各种“绝招”，通过大字报、黑板报这些媒介在校园

里大放异彩，给了学生们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各种学习兴

趣随之高涨如潮，其中最能吸引学生兴趣的，大多是诗

词、书法、绘画、篆刻一类学外之学。我虽然后来毫无成

就，但当时称得上是一流的学习积极分子。当时书法出版

物极为罕见，我们就找来钢板、蜡纸、油印机，选择古代经

典字帖，自刻自印。美术馆、展览馆、博物馆的各种展览，

不管门类流派，只要有可能，我们都会呼啸而去。那个时

候的风气是，社会上凡有重大活动，各大商场都会布置一

新。这是我们学习设计的大好机会，我甚至会一个人骑车

穿街走巷，去观摩学习，好的还会在笔记本上模拟梗概。

出版物上好的诗文书画等，我也会仔细收集、整理，剪贴

成册。我还经常一个人到教师家属院翻拣垃圾堆，目标主

要是废弃信封上的文化，如邮票、插图之类，我会剪贴后

按类保存，有些甚至保存至今。

虽然做的这些事不登大雅之堂，但我还是从中得到

了许多乐趣。能够说明我对此确有兴趣的一个证据是，在

我毕业分配前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

馆）人事部门曾派人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通过组织考

察过我，说是博物馆展览部要人。展览部要人，显然是想

要能办展览的人，大概有人推荐我，但最终没有去成。

（2）自己动手的习惯
1972年我分配到辽宁省丹东市当中学教师。那时候，

带学生下农村下工厂是常事，虽然对教师没有要求，但对

各种技术活，我总是沉醉其中，比如汽车改装厂的车工、

钳工、锻造，丝绸印染厂的丝绸花样设计、印染，报社和印

刷厂的排版、印刷，我学习都很投入。回到家里，无所逞其

技，但也总想借机“发挥”一下。比如东北人家的炕桌一般

都是方的或圆的，我非要动手做一个鸭蛋圆的。没有书

架，就自己做一个。东北人家的火炕太热，南方人受不了，

我就把炕面石板扒开，烟道多加几道弯儿，土层加厚，这

样的炕面温度较低而平匀，保温更能持久。诸如此类的

“创举”很多。

我非常喜欢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诗，叫做“世上无难

事，只要肯登攀”。不过我做的事都渺小而不难，并不需要

“登攀”，所以我就说“只要肯去做”，就是凡是自己能做的

事，就一定自己动手。自己动手的第一个好处，是能培养

开发智力、克服困难的能力。最简单的例子是给自己理

发，我 1966年学会后坚持了许多年。难一点的，比如在一
二百斤的大写字台的 8条腿下面，垫上 8块 10厘米见方
的木块，这个难度比较大吧？但我，一个人一个中午搞定。

这可以说是个“极端案例”，闻者难以置信，他们不知道，

其实我不过是巧用了简单的杠杆原理而已。（下转 F版）

徐超，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书
法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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